
苗绣，是一件很美好的事
麻志银是我的小师妹，她出生在湘西花垣县偏

僻的大山深处，家贫没钱上学，16 岁即在家乡的锰

矿厂当了童工。她不甘心在隆隆的选矿车间度过自己

的一生，2005 年毅然走出工厂，来到县城开了一家

移动营业厅，开启自主的人生之路。

可 2008 年 1 月，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导致她

的司机去世，她自己腰椎严重受挫，右手也差点要

截肢。她跟我说，苦难更能磨砺人的意志。度过了

一段漫长的抑郁期之后，她再次背着行囊，离开家

乡在长沙办起了南狮彩印广告公司。就在经营得正

好的时候，她却将公司托付给弟弟，转身投入到传

承家乡的苗绣事业中。

苗家女孩 7—8 岁就开始学习绣花，刺绣手艺

都是祖母传给母亲，母亲传给女儿，如此代代相传。

她们常常在结束田间劳动之后，或是阴雨天气，聚

集在寨子的公用亭子里，一边唱歌，一边刺绣。她

们把对生活的热爱，全都贯注在一针一线的刺绣当

中。苗族姑娘是最爱美的，她们把美丽的图案绣在

头帕、腰带、披肩、衣襟、裙摆、裤脚、荷包、鞋面、

鞋垫等一切可以绣花的地方。苗族姑娘出嫁，不重

田地、不重车宅，只看重她们的歌喉和苗服上的刺绣。

 我的母亲在我小时候，也常常在煤油灯下为我

们姊妹穿起各色丝线来绣鞋垫。逢落雨天气，母亲

叫我们姊妹去替她从柜顶上取女红篮子，那也是极

开心的事情。母亲会随手在我们的鞋面、衣襟或裤

脚上绣上一朵草叶青青的小红花，或是一只栩栩如

生的小蝴蝶，我们穿着得意洋洋四处跑，去同村的

女孩中间炫耀。

麻志银说，还有什么样的女子，比在阁楼上

绣着嫁妆的姑娘更美呢？

传承苗绣，
创造“巧手翠翠”

 只可惜，那些美

好的时光，

几乎一转眼就过去了。

随着时代的发展，苗绣——这一曾经占据湘西女性几

乎全部生活时光的活动，人人都会的技艺，转眼之间

便面临着失传的危险。为了生计，绣娘们都蜂拥着外

出打工，再也没人愿意拿起绣花针了。苗绣成了被

时光封存的宝藏，被人们遗忘在大山深处。麻志银

回忆，为庆祝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

州成立 60 周年，花垣县准备

以 60 米长的刺绣长卷作为

献礼，开出优厚的酬劳

应征绣娘，然而前来应

征的年轻绣娘仍是寥寥

无几。看着年近花甲的

老人们拿起绣花针，一

针 一针穿梭在布匹上，其中

还有一 些老人因为视力老花、手颤，

已 经 无 法 刺绣了，她实在忍不住落泪。

她说：“以前，我们村子里的女人个个都是绣花能手，可如今，

却再也没有人愿意学习苗绣了。一想到等这一批老人老去，苗

绣就将真正成为历史，我就无法不心疼。”

 自此之后，麻志银便开始了她传承苗绣的艰难之路。苗绣

自 2006 年就被列为国家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曾登上过巴

黎秀场的舞台，却依然难以改变它日渐落魄的命运。麻志银意

识到，只有将苗绣产业化，做成品牌，将传统苗绣与现代审美

相结合，找到它在市场中的定位，苗绣才有可能真正发扬光大。

 得道多助。麻志银的苗绣项目得到了政府和很多友人的支

持。目前，她“巧手翠翠”的苗绣项目得到了“妇明·她空间”

的支持。妇明公司计划 3 年内在全国成立 10 万个“她空间”，这

意味着，她的苗绣项目将会随着“妇明·她空间”孵化到全国各地。

在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腾讯公益等单位的支持下，麻志银又

发起了一个爱心公益项目——圆梦苗绣·圆梦翠翠，以此引起

社会对苗绣的更多关注。

年轻绣娘，何时回归
 取得如此大的成功，我问麻志银“巧手翠翠”目前的苗绣

规模，她忧心地说 ：“目前‘巧手翠翠’的绣品虽已突破传统限

制，逐 步涉及围巾、披肩、旗袍服饰、挂件等领域，但

依然难以占领市场，年轻绣娘依然不愿回

来，因为机绣更便宜。”

 可我却不像麻志银小师妹那

么担心。机绣是没有灵魂的，它不

可能倾注一个女人一生的情感，不

能称之为艺术。而艺术从来都是超

越实用而存在的，比如书法，比如绘画，

我们离开毛笔和宣纸的时代已经那么远，但

热爱书法绘画的艺术家并不见少。

当我们的经济足够发达，当我们的物

质足够丰富，我相信女人们在职场中会

越来越从容淡定，在家务中也能越来

越轻松，而不必每天从早忙到晚。那

个时候，会有越来越多的女人愿意在

事业之余，抽出时间重新拿起绣花针，

把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美的追求，一针一

针绣在自己的服饰上。

 不过，目前重要的，是保存“苗绣”这

颗种子，不能等到有了合适的土壤之时，却

没了种子。我相信，师妹麻志银的苗绣传承

之路，会越走越好。而她目前的努力，就

是想让年轻绣娘重新发现苗绣之美，发现

苗绣是苗家姑娘的智慧结晶。也许不久的

一天，我也会加入她“巧手翠翠”的队伍，

拿起属于我的那一根绣花针，重温我母

亲在灯下刺绣的旧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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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情

读情，满足你耳朵里的直觉感受，治愈

你心灵里的伤心失落。把你的故事写下来，

录成音频发给我们。这里就是你的朗读平台，

今日女报的所有读者就是你的听众。

读出温情的故事
听见温暖的声音

投稿邮箱：91502962@qq.com，《读情》
栏目 QQ 群：427178520。小编在这
里等候大家发来充满温情的声音 !

毛泽东文学院，湖南的
“码字”人几乎都知道，或许
还经常路过多看几眼。在这
里培训是什么感受呢？扫码
听听吧！

感恩这二十天的遇见
文、朗读 / 冯罗生

人的一辈子，总要不断地遇见，遇见无数的人。他们

多数擦肩而过，并不知道你的名字，甚至转身就忘记了你

的长相，最多也是在迎面走来时匆匆看你一眼。

而我，在深秋的艳阳里，遇见了你们，遇见了美好，

然后让我心怀感激地深情地活着，在文学的道路上砥砺

前行着……虽然冬天我们不得不分别，连整个长沙城都

笼罩在凄风冷雨的离愁别绪里，细雨霏霏，阴冷潮湿，正

如我们的心。

在毛泽东文学院学习的短短二十天时间里，生性慢热

的我感觉自己就是个边缘人。也许是步入中年，渐渐麻木，

总觉得有些人，注定只是生命中的过客，即使再不舍，也

终将断舍离；有些人，永远融不进她的繁花似锦、热闹非凡，

所以我一直轻轻地来、悄悄地走，除了认真上好每堂课，

贪婪汲取文学的丰富养料，来丰盈自己仅有的文学库存。

但是，我也不得不承认，在我冷静的表情里，在我

卑微的内心中，某些情绪在滋生疯长，像极了一种烟雾，

渐渐弥漫我的双眼、充斥我的内心。尤其是在结业后回到

家里，一个人静静独坐在沙发上，莫名就有了一种要嚎啕

大哭的冲动。

我细细回味我的这二十天如梦境般的日子——

开学第一天，当老师们尚未准备好报到流程，我就

来了毛泽东文学院。陈嵘老师那似多年未见的老朋友重逢

的称呼，让我如沐春风，心里暖暖的；宗玉院长话虽不多，

然他那平易近人的细声慢语更让人感到亲切……院里的

每一个老师、每一位领导，都如同自己的家人、亲人，丝

毫不让人心生畏惧、望而却步。

10月30日上午，我邀集了十来个同学集体“私奔”到

长沙县北山森林公园赏花。大家在花谷里拍美照，人人流

连忘返，个个都抱怨时间太仓促，回来后又吟诗作文，我

都一一收藏。由此我领略了同学们满腹经纶的才情，风流倜

傥的男同学与风姿绰约的女同学相映成趣。这半天诗与画

的美景，铭刻在我的脑海里，也留存在北山浩淼的花谷中。

11月10日下午，没课。突然菲萍微信与我：“你到我

的房间来，奉老师买了很多水果、零食来酒店看我们了，

点名要你来……”当时真的很震惊。以前跟奉荣梅老师

没有过交流，然而在毛泽东文学院举行的报刊、杂志、出

版社编辑与学员们的见面会上，她竟能第一眼就认出我，

脱口叫出我的名字，并且还特意提了我们来自长沙市作协的

三位学员，真的让我感动。我，一个普通作者却让她这么

个知名大编辑记在了心头。

还有唐樱主席，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利用开会之余来

院里慰问长沙市作协的学员，给我们打气加油。

更有阎真、王跃文、汤素兰、水运宪等名家大腕，用

自己严谨的创作态度、饱满的热情，专程给我们传经送教。

尤其水运宪老师，上完课后果断加入我们16期学员的微

信群，一起与民同乐，与学员打成一片，丝毫没半点文学巨

匠让人望而生畏的架子。

“我来自偶然，像一颗尘土，有谁看出我的脆弱。天

地虽宽，这条路却难走……”在通往文学圣殿的路途中，

（作者简介：
丛林，原名何贵珍女。湖南

省作家协会会员，湖南省散文学
会会员。著有长篇散文集《水流林

静是故乡》、《山林日记》）

扫 一 扫，
说 说 你
的看法

我真的卑微如尘埃，我诚惶诚恐，

始终记得自己要保持一颗虔诚的

心去膜拜，所以我真的很感恩遇

见你们，我尊敬的老师和亲爱的

同学们。

……

文 / 丛林
苗族的传统纺织工艺刺绣，

是苗族妇女勤劳智慧的结晶，也
是她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2006

年 5 月 20 日，苗绣经国务院批准列
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可是现在，懂得苗绣的人并不多，也
就是说，苗绣面临着失传的危机。
但在湘西花垣县有一位苗族姑娘，

对于苗绣可能失传的问题非常痛
心，她立志要让年轻的绣娘们回

来，要让苗绣回来。

“巧手翠翠”，
开拓传承苗绣的美丽之路


